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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批
評
不
同
機
構
的
頒
獎
禮
不
公

平
，
不
是
以
實
力
去
評
分
，
而
是
頒
獎

予
自
己
人
。
其
實
面
對
這
類
的
所
謂
比

賽
毋
須
太
認
真
，
實
際
性
質
是
商
業
宣

傳
活
動
嘛
，
哪
個
宣
傳
活
動
會
為
其
他

商
業
機
構
造
勢
？

打
正
專
業
名
堂
的
一
些
所
謂
比
賽
，
如
繪

畫
、
運
動
、
藝
術
、
舞
蹈
、
攝
影
等
等
，
也

很
多
時
是
﹁
圍
威
惠
﹂，
不
論
成
績
，
入
圍
者

全
是
自
己
人
包
辦
，
毫
無
名
氣
或
局
外
人

士
，
管
你
表
現
有
多
出
色
，
常
難
以
被
認

同
。﹁

私
心
﹂
並
非
甚
麼
民
族
的
專
利
，
在
許

多
國
家
也
少
不
免
。
電
影
﹁
打
死
不
離
親
兄

弟
﹂，
也
說
出
了
印
度
人
的
私
心
。

我
有
朋
友
到
外
地
一
著
名
美
術
學
院
應

試
，
學
院
的
要
求
水
平
很
高
，
評
考
也
認
真
而
公
平
。

但
她
發
覺
，
考
生
中
有
許
多
是
已
有
一
定
造
詣
的
藝
術

專
才
，
正
從
事
美
術
行
業
，
他
們
報
考
美
術
學
院
的
原

因
是
此
美
院
的
老
師
大
都
地
位
高
、
人
面
廣
，
成
為
他

們
的
學
生
，
可
藉
老
師
的
關
係
，
結
識
更
多
有
地
位
的

藝
術
家
，
擴
闊
自
己
的
人
際
網
絡
，
以
能
更
易
在
藝
術

圈
打
開
出
路
。
人
事
，
也
是
這
個
圈
子
的
其
中
一
個
遊

戲
規
則
。
管
你
才
華
有
多
高
，
能
有
名
人
推
薦
，
與
憑

自
我
努
力
向
上
爬
，
兩
條
路
可
能
相
差
十
萬
八
千
里
。

一
般
機
構
聘
用
人
才
的
要
求
，
都
有
自
己
的
一
套
評

審
方
式
，
管
你
自
詡
為
能
者
，
符
合
不
到
這
要
求
，
就

永
遠
跨
不
進
那
門
檻
；
但
同
一
個
人
，
可
能
是
另
一
個

機
構
的
至
寶
。

同
一
機
構
不
同
部
門
或
同
一
部
門
不
同
主
管
，
對
下

屬
的
要
求
也
可
能
大
相
逕
庭
，
要
升
職
受
寵
，
就
要
符

合
主
管
心
中
的
要
求
，
如
何
達
至
這
要
求
，
則
視
乎
你

是
否
適
應
主
管
所
訂
的
遊
戲
方
式
了
。

看
穿
了
，
你
便
不
會
太
計
較
得
失
，
因
為
全
都
是
遊
戲

一
場
，
只
看
你
是
否
接
受
到
所
定
的
不
同
規
則
，
要
知

道
，
並
不
是
所
有
遊
戲
都
適
合
自
己
，
也
並
非
所
有
規

則
都
是
公
平
而
你
覺
得
心
服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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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遊戲規則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中
國
內
地
孕
婦
無
序
蜂
擁
到
香
港
分

娩
，
已
經
造
成
嚴
重
社
會
問
題
。

因
其
無
序
，
一
星
期
七
天
、
一
天
二
十

四
小
時
，
都
可
能
有
不
知
幾
多
位
快
要
臨

盆
、
甚
至
已
穿
羊
水
的
孕
婦
硬
闖
醫
院
急

症
室
，
便
成
為
香
港
婦
產
科
醫
護
人
員
的
﹁
突

擊
考
驗
﹂。
沒
有
病
歷
，
未
作
產
前
檢
驗
，
既
危

害
產
婦
母
子
健
康
，
也
使
醫
院
員
工
的
身
心
長

時
期
處
於
緊
張
的
戒
備
狀
態
。
本
地
正
常
婦
產

服
務
會
做
好
前
期
準
備
，
甚
麼
預
產
期
、
胎
位

等
重
要
病
歷
資
料
都
在
掌
握
之
中
。
不
是
醫
護

人
員
也
可
以
粗
略
理
解
急
症
室
接
生
的
難
度
該

比
一
般
分
娩
高
出
許
多
倍
。

因
其
蜂
擁
，
便
徹
底
打
亂
香
港
婦
產
科
醫
療

服
務
的
原
有
規
劃
，
直
接
影
響
到
本
地
準
媽
媽

的
母
子
安
全
。
一
方
面
搶
高
醫
療
費
用
，
一
方

面
令
醫
院
供
孕
婦
候
產
的
床
位
供
應
緊
絀
，
難

怪
先
前
有
本
地
孕
婦
冒
雨
示
威
，
抗
議
政
府
未
能
有
效
控

制
所
謂
﹁
雙
非
﹂
孕
婦
搶
佔
婦
產
科
資
源
。
雙
非
者
，
父

母
皆
非
香
港
居
民
之
謂
也
。

廣
話
俗
語
有
云
：
﹁
生
仔
同
閻
羅
王
隔
一
張
紙
。
﹂
反

映
舊
時
代
醫
療
服
務
的
不
足
，
現
時
香
港
地
區
產
婦
死
亡

率
已
經
很
低
，
水
平
居
於
世
界
先
列
。
吸
引
內
地
﹁
雙
非
﹂

孕
婦
的
因
素
很
多
。
醫
療
先
進
是
其
一
︵
有
些
缺
德
的
還

賴
賬
不
付
費
︶，
沒
有
法
定
計
劃
生
產
限
制
是
其
一
︵
可
以

多
生
︶，
新
生
嬰
兒
可
得
居
留
權
是
其
一
︵
省
回
七
位
數
字

的
投
資
移
民
費
用
︶。

有
人
說
﹁
港
人
治
港
﹂
已
經
變
成
﹁
法
官
治
港
﹂
！

英
美
兩
國
的
政
體
都
算
是
三
權
分
立
，
二
者
還
有
差

異
。
美
國
名
義
上
總
統
管
行
政
、
國
會
管
立
法
、
最
高
法

院
管
司
法
，
但
是
為
了
政
府
行
政
更
有
效
，
總
統
的
權
力

很
大
，
國
會
的
制
衡
能
力
有
限
。
英
國
則
三
權
都
在
國

會
，
而
且
擺
明
車
馬
說
是
﹁
行
政
主
導
。
﹂

非
本
地
現
有
合
法
居
民
的
居
留
權
，
原
本
屬
行
政
部
門

全
權
管
理
。
國
與
國
之
間
的
出
入
境
權
、
居
留
權
有
移
民

局
之
類
管
，
一
國
之
內
不
同
地
區
的
戶
籍
管
理
亦
有
部
門

負
責
。
現
時
香
港
的
政
治
現
實
卻
是
﹁
行
政
權
﹂
經
常
被

﹁
司
法
權
﹂
侵
略
。
嬰
兒
只
要
在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內
出

生
，
則
縱
使
父
母
都
沒
有
香
港
居
留
權
，
亦
可
以
自
動
成

為
香
港
人
，
享
有
全
部
香
港
市
民
的
福
利
。
這
種
安
排
真

是
世
間
罕
有
，
為
甚
麼
如
此
﹁
寬
鬆
﹂
？
就
是
﹁
司
法
覆

核
﹂
的
結
果
，
法
官
凌
駕
行
政
部
門
、
凌
駕
入
境
處
。

香
港
政
府
成
了
﹁
無
牙
老
虎
﹂，
為
了
回
應
市
民
的
怒

吼
，
惟
有
將
把
關
責
任
推
到
入
境
處
前
線
人
員
的
肩
上
。

﹁
雙
非
﹂
孕
婦
闖
關
日
多
，
由
入
境
處
人
員
負
責
對
求
僥
倖

的
孕
婦
開
口
說
不
，
衝
突
勢
所
難
免
。
入
境
處
人
員
雖
然

不
至
於
要
﹁
打
不
還
手
﹂，
可
以
報
警
求
助
，
但
﹁
罵
不
還

口
﹂
是
少
不
免
。
現
時
香
港
對
居
留
權
的
畸
型
安
排
，
簡

直
是
引
人
犯
法
，
罪
過
之
極
。

筆
者
卻
忽
然
想
起
高
級
入
境
事
務
主
任
梁
錦
光
先
生
不

幸
殉
職
的
悲
劇
，
原
來
已
是
超
過
十
年
前
的
舊
事
。
香
港

社
會
實
在
不
應
該
要
盡
忠
職
守
的
公
僕
面
對
不
必
要
的
危

險
。
為
了
讓
的
新
移
民
有
序
來
港
，
行
政
部
門
應
該
勇
於

奪
回
入
境
審
批
權
。

「法官治港」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春
節
向
長
輩
拜
年
，
是
傳
統
習
俗
。
我
沒
有

長
輩
在
港
，
但
數
十
年
前
，
當
我
是
年
輕
的
校

長
時
，
每
年
都
會
主
動
給
德
高
望
重
的
名
譽
校

董
和
家
長
聯
誼
會
的
長
輩
會
長
拜
年
。
現
在
，

當
年
的
名
譽
校
董
和
家
長
都
已
經
故
去
，
我
又

變
成
﹁
長
輩
﹂
了
，
因
此
這
個
拜
年
的
傳
統
任
務
也

就
結
束
。
倒
是
有
一
些
年
輕
的
朋
友
要
來
拜
年
，
我

都
一
一
婉
謝
。

過
去
，
為
了
避
年
，
多
年
來
我
都
攜
同
老
伴
外

遊
。
開
頭
還
能
遠
遊
，
曾
去
歐
美
避
年
。
後
來
避
年

的
地
點
縮
窄
至
星
馬
泰
等
地
區
。
近
年
年
老
力
衰
，

避
年
的
能
力
減
退
。
如
果
回
到
內
地
，
同
過
中
國
人

的
春
節
，
交
通
和
酒
店
都
十
分
擁
擠
，
因
而
乾
脆
就

留
在
香
港
算
了
，
連
廣
州
也
不
願
去
。
廣
州
有
自
己

的
兩
位
哥
哥
，
就
由
子
孫
們
代
表
去
拜
年
就
是
。
所

以
這
些
年
，
大
年
初
一
子
孫
前
來
拜
年
﹁
逗
利
是
﹂

之
後
，
他
們
便
乘
車
到
廣
州
代
表
我
向
哥
哥
嫂
嫂
致
意
了
。

但
如
此
一
來
，
過
年
就
頗
為
寂
寞
。
我
曾
在
本
欄
寫
過
︽
踽

踽
獨
行
︾
的
文
章
，
說
周
末
年
無
事
，
大
都
回
到
學
校
的
辦
公

室
讀
書
寫
稿
。
每
走
過
靜
無
一
人
的
校
園
時
，
便
有
﹁
踽
踽
獨

行
﹂
的
感
覺
。
古
人
說
：
﹁
踽
踽
獨
行
於
世
，
眾
乃
以
為
迂

也
﹂，
把
踽
踽
獨
行
和
迂
腐
聯
繫
起
來
，
似
甚
不
當
。
我
並
非

迂
腐
而
不
合
群
，
相
反
，
由
於
應
酬
太
多
，
飯
局
頻
頻
，
反
而

生
厭
，
希
望
獨
處
。
只
是
校
園
太
大
，
一
人
獨
處
，
便
頗
有
孤

寂
之
感
。
如
果
小
孫
子
在
旁
，
我
必
以
弄
孫
為
樂
，
不
再
讀
書

寫
稿
矣
。

以
寫
稿
來
說
，
也
有
趕
稿
之
累
，
報
刊
編
輯
每
有
春
節
的
休

息
假
期
，
便
有
提
前
多
給
幾
篇
稿
件
的
催
促
，
於
是
便
要
求
多

付
幾
篇
。
一
般
沒
有
時
間
性
的
隨
筆
，
尚
可
應
付
，
每
要
評
論

時
事
，
必
須
緊
貼
新
聞
，
因
而
心
裡
總
有
一
點
負
擔
。

春
節
新
年
，
是
兒
童
時
期
的
美
麗
回
憶
，
那
時
候
，
可
以
放

鞭
炮
，
逗
利
是
，
與
童
輩
嬉
戲
。
但
我
的
童
年
並
不
快
樂
，
除

與
父
母
過
流
亡
顛
沛
之
苦
外
，
更
嚐
母
親
早
逝
、
父
親
遠
離
之

悲
。
到
了
青
中
年
，
又
幹
上
了
需
要
道
貌
岸
然
一
本
正
經
的
教

師
行
業
，
當
然
不
可
以
如
今
之
青
年
人
去
﹁
癲
﹂
去
玩
。
今
已

垂
垂
老
矣
，
更
只
能
踽
踽
獨
行
，
唉
！

過春節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中
學
讀
天
主
教
女
校
，
修
女
老
師
嚴
禁
閱

讀
英
國
作
家
勞
倫
斯
所
寫
︽
查
泰
萊
夫
人
的

情
人
︾
；
書
中
有
大
量
男
女
性
愛
關
係
描

寫
，
類
似
中
國
的
︽
金
瓶
梅
︾。
情
竇
初
開
入

世
未
深
的
小
女
孩
，
老
師
的
嚴
厲
管
教
和
循

循
善
誘
，
學
生
心
存
感
激
。

事
隔
四
十
多
年
，
如
今
網
絡
上
的
情
色
內
容
比

比
皆
是
，
︽
查
︾
書
屬
於
﹁
小
兒
科
﹂
了
。
不

過
，
若
老
師
仍
禁
讀
，
也
是
理
所
當
然
。

美
國
是
言
論
自
由
的
國
家
，
根
據
憲
法
，
政
府

無
權
禁
書
。
但
美
國
圖
書
館
和
學
校
因
應
社
會
團

體
和
家
長
的
要
求
，
每
年
九
月
底
舉
辦
一
個
﹁
禁

書
周
﹂，
公
布
十
本
禁
書
名
單
。

禁
書
活
動
始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
名
單
裡
沒
有

︽
查
︾
書
，
但
有
些
經
典
名
著
年
年
上
榜
。
過
去
三

十
年
來
無
論
時
代
如
何
進
步
，
意
識
形
態
有
所
改

變
，
這
些
名
著
都
未
被
解
禁
。

長
年
被
禁
的
有
兩
本
美
國
現
代
文
學
經
典
，
包

括
；
︽
殺
死
一
隻
知
更
鳥
︾(T

o
kill

a
M
ockingbird)

和
︽
麥

田
裡
的
守
望
者
︾(C

atcher
in
the

R
ye)

，
去
年
依
然
榜
上
有

名
。︽

殺
︾
於
一
九
六
零
年
發
行
，
獲
當
年
普
立
茲
獎
。
故
事
透

過
小
孩
的
眼
光
，
觀
察
這
個
不
平
等
社
會
所
引
起
的
悲
劇
。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美
國
種
族
歧
視
嚴
重
，
小
孩
父
親
、
一
名

白
人
律
師
替
黑
人
疑
犯
辯
護
。
黑
人
被
誣
陷
犯
強
姦
罪
，
他

逃
走
時
被
槍
殺
了
。
﹁
知
更
鳥
﹂
代
表
純
潔
無
辜
。

︽
麥
︾
書
寫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
內
容
描
寫
一
名
十
六
歲
中
學

生
憤
世
嫉
俗
，
講
粗
語
、
吸
煙
、
酗
酒
。
他
離
家
三
天
去

﹁
闖
蕩
江
湖
﹂，
甚
至
意
圖
嫖
妓
。
結
果
生
了
一
場
大
病
後
，

對
身
邊
一
切
事
物
不
再
感
興
趣
，
只
願
意
當
﹁
麥
田
裡
的
守

望
者
﹂。
︽
麥
︾
書
遭
美
國
家
長
視
為
洪
水
猛
獸
，
但
它
大
受

歡
迎
，
總
銷
量
逾
千
萬
冊
。

倫
敦
和
哥
本
哈
根
前
年
加
入
美
國
禁
書
周
活
動
，
卻
激
發
起

歐
洲
極
大
回
響
。
他
們
去
年
繼
續
批
評
美
國
的
禁
書
活
動
是

偽
善
和
矯
枉
過
正
，
剝
奪
學
生
閱
讀
機
會
。

當
年
修
女
禁
讀
︽
查
︾
書
，
我
不
會
說
她
剝
奪
了
機
會
，
只

有
心
懷
感
激
，
從
無
怨
言
。

美國禁書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龍
是
華
夏
的
圖
騰
。
中
華
民

族
從
遠
古
至
今
，
皆
自
豪
地
稱

之
為
龍
的
傳
人
。
農
曆
壬
辰
年

生
肖
正
是
龍
年
。
﹁
龍
﹂
成
了

今
年
全
球
華
人
最
熱
門
的
字
，

象
徵
龍
，
以
龍
為
形
的
產
品
最
受
歡

迎
。
壬
辰
龍
年
雙
春
，
吉
祥
大
利
姻

緣
，
最
宜
婚
嫁
。
尤
盼
生
龍
仔
添
個

龍
女
。
心
水
清
者
屈
指
一
算
，
認
定

今
年
酒
樓
酒
店
宴
會
廳
必
大
旺
，
從

年
頭
旺
到
年
尾
；
兩
年
後
幼
兒
園
必

爆
棚
，
三
年
後
幼
稚
園
額
滿
見
遺
。

特
別
在
新
界
北
區
，
還
得
照
顧
到
遠

在
深
圳
的
跨
境
寶
寶
哩
。
壬
辰
年
頭

一
個
立
春
是
二
月
四
日
，
﹁
立
﹂
是

始
，
立
春
即
是
春
天
已
到
，
正
是
百

花
齊
放
喜
迎
春
。
香
港
僑
界
社
團
聯

會
由
陳
有
慶
、
余
國
春
兩
位
僑
界
領

袖
領
導
下
，
去
年
聯
合
眾
多
社
團
成
功
舉
辦
慶

祝
辛
亥
革
命
百
周
年
一
系
列
活
動
後
，
今
年
立

春
前
，
僑
界
社
團
聯
會
再
接
再
厲
，
又
再
夥
同

眾
社
團
合
辦
﹁
文
化
中
國
，
四
海
同
春
﹂
文
藝

晚
會
。
誠
邀
宋
祖
英
等
著
名
藝
術
家
演
出
，
陣

容
鼎
盛
，
如
像
﹁
港
版
春
晚
﹂
大
陣
仗
。
主
辦

者
點
子
多
，
晚
會
名
稱
還
加
上
﹁
慶
祝
回
歸
十

五
周
年
﹂，
是
香
港
首
個
團
體
舉
辦
﹁
慶
回
歸
十

五
周
年
﹂
大
型
慶
祝
活
動
，
更
具
意
義
。

龍
年
立
春
後
又
到
正
月
十
五
元
宵
節
。
猶
記

得
多
年
前
春
節
期
間
在
北
京
，
友
人
邀
約
我
逛

花
燈
廟
會
，
彷
彿
從
現
代
回
到
傳
統
，
時
空
文

化
相
互
輝
映
。
不
期
然
，
古
典
美
人
在
花
燈
下

徘
徊
﹁
眾
裡
尋
他
千
百
度
，
驀
然
回
首
，
那
人

卻
在
燈
火
闌
珊
處
﹂，
一
幅
浪
漫
尋
找
愛
情
仕
女

圖
浮
現
在
眼
前
。
別
以
為
這
只
是
古
時
候
落
後

的
愛
情
傳
說
而
已
。
然
而
，
當
下
已
是
廿
一
世

紀
新
時
代
，
男
女
追
求
自
由
戀
愛
，
其
實
，
現

代
男
女
竟
還
要
透
過
婚
姻
中
介
所
，
又
或
者
是

朋
友
甚
至
電
視
台
進
行
﹁
相
親
﹂
哩
。
亞
洲
電

視
台
︽
撻
著
︾
這
相
親
節
目
頗
受
歡
迎
，
也
具

創
意
。
元
宵
花
燈
節
華
人
稱
之
為
中
國
情
人

節
，
祝
願
天
下
有
情
人
終
成
眷
屬
，
佳
偶
天

成
。
最
理
想
是
元
宵
節
有
情
人
在
花
燈
下
月
老

拋
下
紅
線
﹁
撻

﹂，
趕
上
年
尾
立
冬
，
生
個
龍

的
傳
人—

—

龍
寶
寶
啦
！

元宵節看花燈
思旋

思旋
天地

今
天
的
人
們
跟
網
購
的
關
係
有
多
密
切
？
根
據
年
前
中
國

互
聯
網
信
息
中
心
公
佈
的
最
新
數
據
，
截
至
二
○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底
，
中
國
網
民
規
模
突
破
五
億
，
其
中
，
網
購
用
戶
達

到
一
點
九
四
億
。
而
在
這
近
兩
億
的
網
購
族
群
中
，
城
市
人

及
七
十
後
和
八
十
後
成
為
中
流
砥
柱
。

擁
有
六
點
五
億
註
冊
用
戶
的
國
內
最
大
獨
立
第
三
方
支
付
平
台

﹁
支
付
寶
﹂
不
久
前
就
曬
出
全
民
去
歲
網
購
大
帳
單
，
顯
示
八
十
後

使
用
支
付
寶
的
人
數
最
多
，
其
人
均
年
消
費
達
到
萬
元
；
而
七
十

後
的
人
均
年
支
出
達
到
一
點
五
萬
元
，
成
為
出
手
最
闊
綽
的
年
齡

層
。支

付
寶
的
大
帳
單
哂
出
後
，
不
少
網
友
也
好
奇
地
去
翻
查
自
己
的

小
帳
單
，
結
果
不
查
不
知
道
，
一
查
嚇
一
跳
，
原
是
本

省
錢
才

去
網
上
淘
貨
，
結
果
不
知
不
覺
卻
淘
成
了
一
個
個
豪
客
。
年
消
費

數
萬
到
十
餘
萬
的
比
比
皆
是
，
個
別
網
友
更
是
一
年
淘
出
上
百

萬
。
而
在
一
筆
筆
開
銷
細
目
下
，
十
有
八
九
的
網
友
都
發
出
了
同

一
聲
感
嘆
：
﹁
終
於
知
道
錢
怎
麼
攢
不
下
來
了
。
﹂
更
有
人
戲

言
：
﹁
網
購
窮
三
代
，
淘
寶
毀
一
生
﹂。

不
過
，
說
句
實
在
話
，
網
購
的
魅
力
確
實
難
擋
，
足
不
出
戶
，
要

啥
有
啥
，
價
格
便
宜
，
還
有
專
人
送
貨
上
門
。
從
最
早
的
卓
越
買

書
，
到
後
來
的
淘
寶
淘
貨
，
再
到
現
在
連
年
夜
飯
都
要
從
網
上

訂
，
網
絡
購
物
於
今
天
的
現
代
人
，
實
在
已
經
如
空
氣
般
必
需
。

有
論
壇
做
了
調
查
，
一
半
受
訪
者
表
示
日
常
生
活
用
品
基
本
靠
網
購
。

也
於
是
，
當
春
節
到
來
，
人
人
返
鄉
，
快
遞
停
業
，
淘
寶
歇
業
時
，
人
們
慌

了
。儘

管
國
家
郵
政
局
多
次
發
文
要
求
快
遞
企
業
春
節
不
得
擅
自
停
業
，
但
是
臨

近
春
節
時
，
不
少
快
遞
公
司
還
是
紛
紛
﹁
掉
了
鏈
子
﹂—

—

不
是
宣
佈
停
止
收

件
，
就
是
雖
收
件
但
要
漲
價
。
而
且
不
保
證
配
送
時
間
，
快
遞
分
分
鐘
變
慢

遞
，
九
天
才
送
到
不
是
新
鮮
事
。
在
此
影
響
下
，
必
須
依
靠
快
遞
才
能
做
生
意

的
網
店
跟

悲
催
了
，
淘
寶
的
小
商
家
們
紛
紛
掛
出
通
告
：
從
十
日
起
不
發
二

三
線
線
城
市
的
貨
，
十
七
日
起
徹
底
停
業
。
就
算
有
客
戶
不
差
錢
要
求
發
貴

價
，
但
不
停
業
的
順
豐
或E

M
S

快
遞
也
﹁
春
運
﹂，
不
見
得
能
擠
得
上
哪
班

車
。

不
過
，
這
種
情
況
卻
成
為
了
大
型
網
購
商

家
搶
市
場
的
契
機
，
如
國
美
、
當
當
等
大
規

模
電
子
商
務
網
站
因
為
擁
有
自
己
的
配
送
團

隊
或
者
和E

M
S

順
豐
等
快
遞
公
司
簽
有
長
期

合
約
，
所
以
在
送
貨
環
節
影
響
稍
小
。

其
實
，
狸
美
美
倒
覺
得
，
快
遞
停
了
就
停

了
，
淘
寶
歇
了
就
歇
了
，
三
年
前
的
我
們
，

沒
有
網
購
不
是
一
樣
活
得
很
好
？
十
年
前
的

我
們
，
沒
有
網
絡
不
是
也
一
樣
活
得
很
好
？

在
這
短
短
的
假
期

，
不
網
購
不
上
網
，
專

心
和
家
人
過
個
年
，
讓
一
切
﹁
原
始
﹂
起

來
，
﹁
落
後
﹂
起
來
，
可
能
反
倒
可
以
找
回

真
正
的
生
活
。

這個春節不網購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外婆的老家是一座歷史古城，水網交錯，街巷
密佈，臨河小街及古橋古建築甚多，文化底

蘊深厚。特別是護城河上的九龍橋，更是這個小
城的文化招牌。大凡到小城的遊客，都慕名到九
龍橋上觀賞她的英姿。九龍橋是一座拱形的磚頭
橋，橋的全身都是用小青磚砌成，高高的橋身下
面有一個半圓形的大橋洞，看上去像座古城門。
仔細觀察這座古橋，橋面、橋欄的青磚雖然經過
了千年風雨的洗禮，稜角顯得滑溜，但依然堅不
可摧。橋欄正中央鑲嵌 一塊大青石，上面刻
「九龍橋」三個字，極具神韻，據傳是宋代當地一
書法名人的手跡。另一邊橋欄正中央也鑲嵌 一
塊大青石，上面鉻刻 「九龍橋」的傳說：相傳
很久以前，某年大旱不雨，草木枯焦，生靈有塗
炭之險；一日，天空驟起雲彩，有九龍從天而
降，噴水如注，沖開九條港叉，生靈得救。九龍
橋遂由此而得名。據老人們說，九龍橋修建於北
宋年間，據今已有千年的歷史，修橋原因是因為
兩岸百姓交通很不方便，來往都要乘渡船，當地
官員為解決這個問題，便帶領百姓修建了這座
橋，因有九龍河傳說在先，便取名「九龍橋」。
漫步九龍橋上，真是風景如畫，小橋、流水、

人家，盡收眼底。橋旁，綠樹成蔭，枝條隨風搖
曳，就像在寫一行行詩句。橋下，河水清清，群
鴨在水裡歡快地玩耍，時而拍打 水面，昂頸高
歌。岸上，戶戶人家隔河相望，粉牆黛瓦上，斜
搭 一根根晾衣竹竿，挑起五顏六色的衣衫。誰
家的主婦在橋邊的河埠搓衣洗菜，臨河的老屋飛
簷翹角，遮掩的花格木窗中時而露出閨秀羞怯的

面龐⋯⋯
每到夜晚，九龍河兩岸便停泊 一些歸來的漁

船，船頭那一盞盞明亮的馬燈就像天空上一顆顆
燦爛的星星。兒時的我就是在外婆家渡過的，每
到夏天，九龍河便是我和我的小夥伴們戲水嘻鬧
的樂園，每天下午我們都鑽進小河扎猛子，打水
仗，護駕 坐在木桶裡漂游的小娃娃，盡情地在
水中撲騰。晚上，外婆早早就在九龍橋上為我張
開竹床，躺在竹床上的我，瞪 滿佈星星的夜空
出神地想 「十萬個為什麼」，河風徐徐地拂在光
身子上，挺愜意的。橋兩岸，不時傳來悠揚的竹
笛聲，在九龍河上空飄盪，更增添了九龍橋夏夜
的美好和寧靜。
九龍橋彰顯了這個小城的文化底蘊和文化特

色，是小城的驕傲。每每介紹起外婆的老家，我
都以九龍橋引以為豪。每每去外婆老家，我都忘
不了去看一下魂牽夢繞的九龍橋。
外婆仙逝後，我再也沒有去外婆老家，再也沒

有去看九龍橋。
近日，因外婆冥壽100歲，家裡的長輩要為外婆

搞個紀念儀式，我又隨父母來到了外婆老家。多
年不見，這個小城已改變了模樣。處處都是高樓
林立、大道交橫，外婆家也早已搬進了小高層樓
宇。昔日的九龍橋已不見蹤影，九龍河也夷為平
地，上面蓋起了許多商品房。我悵然所失，精神
恍惚，腦海裡盡是九龍橋的影子，盡是小時候在
九龍河戲水摸魚的情景。
二舅告訴我，說這些年來，他們這個小城經濟

發展很快，城市建設步伐也很快，已定位為未來

的中等城市規模，原有的舊城建築幾乎全拆掉重
建，九龍橋以及沿河老房子也不能例外。原來在
拆除九龍橋時，也有人提出異議，希望採取措施
保護好這座歷史人文建築。但最後還是沒有被採
納。理由是：不破不立。不能老沉迷於歷史傳統
文化中，要一切向前看，為了保護一座古橋，不
僅需要大量維修資金，而且還要大量人力、財力
疏通河道長期保潔。拆掉古橋，填平河道，既節
省了資金，又開發出大片土地建商品房，有利於
城市發展，有利於改善人民居住條件。於是，一
聲號令，九龍橋魂飛魄散，九龍河也成了人們腦
海中的回憶。
漫步外婆老家這個迅速擴張的城市，我分不清

這個城市與其它城市的區別，處處都是高大的建
築和奔馳的小汽車，卻不見城市的內涵。城市，
不僅僅是具有一定人口規模、以非農業人口為主
的居民點，也不僅是高樓大廈的建築群，城市是
人類文明的主要組成部分，城市
也是伴隨人類文明與進步發展起
來的。城市必須保留自己獨有的
歷史遺跡和文化氛圍。去國外的
驢友回來深有感觸地說，歐洲和
北美的建築上面都刻有年代記
號，就連建築加層，也有如同長
江水位線般的標識。特別是在年
輕的澳洲，對古建築更是重視有
加，政府規定百年以上的建築就
不許拆除，只能內部改造並維護
外立面。走在澳大利亞海港城市
凱恩斯街頭，隨處可見現代和古
典建築的結合產物，讓人實實在
在感覺到城市生長的足跡。縱觀
我國的城市建設，為保護歷史文
化遺跡的努力常會讓位於對經濟

效益的追求，以致歷史人文景觀破壞、割裂城市
文脈的錯誤行為一再發生，令人心痛。
九龍橋，歷經了千百年的風雨滄桑，承載了一

代又一代人的情感和記憶，到了我們這個時代，
卻毀於一旦，不能不讓人扼腕長歎。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2010年上海世博會

的主題，也是每個城市未來發展的方向。未來城
市應倡導低碳、節能、便利；倡導人際關係、人
與自然關係的和諧。在這裡，城市的歷史遺存是
不可或缺的內容。須知，完整的歷史人文建築不
僅能彰顯城市的特色和人文底蘊，還能喚起人們
對童年與青春的記憶，保留人們對古老年代的追
思與想像，使人們的心情得以更新、得到慰藉，
增加對城市的依賴感和自豪感。希望有關部門在
新城建設上重視傳承古城文脈，以建設人文、生
態、宜居的城市為己任，體現歷史與現代的傳
承，自然與人們的和諧。

一座橋的命運

■這個春

節，遠離

網購，找

回原始的

生活。

網上圖片

■河岸邊，婦女們在洗衣。 網上圖片


